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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竞争尾款难结

某视效公司的老板张强举了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例
子：“我们的项目一般是200万元左右，当时我们报价
100万元，只是成本价。但当时另一个团队能报60万
元，我真的想不通，60万元怎么做得出来。”

从业多年的小菲也有类似经历，最后结果是，当初
报超低价的公司没法按质按量完成项目，还是交给他们
公司来解决。

小菲认为，低价竞争一方面是由于整体影视项目变
少，另一方面也是一些视效公司的确迫于生存压力无法
坚守“原则”：“视效公司害怕空档期，另外也想和制片人
搞好关系，以保证以后还有持续的项目。”

华创聚彩主要做电影和剧集特效，负责人袁龙发
现，片方对剧集的特效要求没有电影那么高，考虑到预
算，即使一些公司做得差一点也能满足要求，因此低价
竞争发生的概率更大。

但低价带来的可能不是源源不断的项目，而是行业
的恶性竞争与混乱。曾经想用“低价”捆住的项目，最后
也不一定能拿到。

低价竞争已经让视效公司盈利困难，尾款拖欠又会
拖垮现金流。

“我们东西做完了，你去要钱的时候，他会跟你说，
等到上映收钱后，才能打钱给我们。如果片子夭折了，
做后期的肯定也跟着夭折，尾款更收不回了。”袁龙说，
之前的一些尾款拖欠最多有五六年以上，倒霉的是有些
对方公司都已经不在了。

低价竞争与尾款拖欠是视效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
而近几年的影视寒冬又加剧了矛盾，上游没项目，下游
的特效行业更加难受。

张强透露，他的团队有 60 人左右，基本上每年
800万元至 1000万元的营业额才能维持日常运转，
但是今年完成了不到一半。另外，特效行业人员流
动率高，由于在一些环节上技术相通，游戏行业可以
花高薪挖人，“现在能留下来的基本都是合伙人或者
小组长了，大部分人待了一年左右就会走。这样培
训成本也很大，可能培训好了能做事情了，他说他想
去做游戏了。”

成本高企技术缺乏

“特效这块是赚不了钱的。看上去好像是很高级的
工种，其实我们就是个‘工厂’。”

不少受访者认为，特效公司的问题是没有核心资
产，“我们把做三维的、做合成的、做动画的人集结在这
里，把剧本变成产品，一步一步做成成片，更像是劳动密
集型产业。”甚至有人直言，“工厂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作
坊，都是靠人堆出来。”

由于流程上还远没有达到工业化水平，出现了很多
实际的问题。参与《流浪地球》项目的元元发现，“实际
上，后期特效也是靠艺术家一天天熬出来，还没能达到
接近于好莱坞特效的工业化和高效的管理流程。”

一位特效公司老板告诉记者，网剧项目的平台议价
能力强，介入也很深，一个项目有五个人在提意见，并不
由导演说了算，“项目周期拉长，员工需要不断加班修
改，最后敲定的是你并不认同的一个版本，而这个过程
中我们走了很多弯路，损失很多人力财力。”

还有国内大多数特效公司使用的都是国外软件和
流程管理，这背后是我国工业软件一直以来面临的“卡
脖子”困境。

Pixel Light Effects创始人张京一认为，其中
一个原因是，国内外视效公司起步的背景与时代不同。
好莱坞特效公司大多是技术出身，在本世纪初已经拥有
成熟的视效软件与制作管理流程，完成的是影视视效行
业从0到1的阶段。中国早期的视效公司大多是广告出
身，在进入视效行业时已有大量国外商业软件可以使
用，研发比重相对较低，直接学习和使用国外的软件和
流程即可。

另外，不少国内视效公司倾向于使用“免费”的国外
盗版软件，又反过来导致国内视效公司很难对接国际上
的产业资源和教学资源。另一方面国产工业软件利润
低，随之而来的是研发投入降低与从业人员待遇普遍偏
低，然后形成工业软件+设计公司+从业人员三者一起
追不上海外发展的困局。

在具体的制作流程上，小菲发现，国内很少有专业的
视效制片人和视效总监，“一些视效总监只知道催镜头，
并不懂为什么一个视效镜头做得慢、做不出来。”更多的

情况是，视效制片人、视效统筹协调等岗位的职责都集中
在视效总监一人身上。张京一认为，一是国内特效艺术
家质量参差不齐，造成入职后培训成本较高。二是市场
不稳定，项目少时，薪资难以与其他行业竞争造成人才流
失。

目前来看，劳动密集型的视效公司始终要面临人力
成本高企的困境。核心技术缺乏、工业软件“卡脖子”、
缺乏完善的教育体系支持，特效行业从“作坊”走向真正
的工业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特效行业出路何在？

今年初，AIGC的火热一度让特效业迎来新变革。
天工异彩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AI可以用以

辅助特效镜头分解和概念设计图生成，“以前视效公司
生成概念图给导演然后再受到反馈，重新修改生成，这
个过程通常需要两至三周。现在早期概念图和场景图
的设计上都可以用AI快速生成，减少成本和时间，在更
短时间的沟通中了解导演精准的需求。”

该负责人也发现，AI目前还无法达到一些具体的
细节或者导演想要的艺术上的追求。“比如《你好，李焕
英》中，如果想要一支具体到某个年代的钢笔，AI还无
法如此精准的生成，需要人工干预。”

AI作用有限，还在坚持的特效公司也开始寻求多
线发展，尝试更多的商业模式。张强所在的是网络电影
特效制作的头部公司，今年市场行情不佳，他们也开始
接一些小的院线电影、广告和剧集的项目。

今年不少网络大公司也转型去拍短剧，但张强认
为，视效公司很难直接去接短剧的特效。一是短剧成本
太低，花在特效上的钱就更少，无法覆盖高额的人力成
本。二是网络公司和小程序对特效的需求不同，“就像
你之前习惯了画山水画，突然让你去画素描、简笔画，需
要一个适应期”。因此他们另外招了一个十人左右的团
队，大多是重新培训的学生，以更低的成本去承接小程
序剧的业务。袁龙的华创聚彩则有一半的项目来自日
韩，一是尾款结算稳定，二是韩国项目通常方向更加明
确，沟通起来更加快速精准，“正是因为公司有一半项目
来自国外，因此目前公司还能稳定运转。”

2019年，袁龙逐渐意识到，在电影领域已经涌现了
MOREVFX等一批头部公司，赛道拥挤，因此决定在剧
集赛道深耕，主做玄幻题材。今年《长月烬明》的特效就
有华创聚彩的参与制作，在他看来，玄幻题材的剧集特
效其实与科幻电影的写实风格特效并不相同，前者需要
更多想象力。Pixel Light同样靠赛道优势稳定健康
发展。张京一透露，由于3D扫描属于特效工作流的前
端，“前期扫描没做好，后期还得需要更多时间精力去补
回来。”因此总包方都会非常重视。

由于3D扫描技术的专业性与普适性，除了影视项
目，pixel也能接游戏或科技公司的项目。张京一认为，
比起有一套完整流程的影视视效公司，3D扫描这个“小
而美”的工种能更适配各不同行业的项目，提供模块化
的服务，多样的接口，有更多合作机会。

目前还在坚持的视效公司都有各自的经验与心得，
但大家的经验不一定具备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比如
能接到韩国项目首先要面临信任问题，更多还是需要人
脉资源，另外韩国市场有限，大量涌入也会造成饱和，他
们也正在面临东南亚公司的竞争压力。

但毫无疑问的是，视效行业正在面临重新洗牌，未来
视效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以影视工业化的进步带动视
效行业的流程改善，需要行业自律不搞恶性低价竞争，也
需要更多商业化路径的探索。 据虎嗅、娱乐资本论

行业不景气
十家九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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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底，吴京退股视效公司聚
光绘影，多人反映该公司欠薪欠项目款，
这时人们才发现，特效行业在今年的生
存环境尤为艰难。

行业头部不少公司都遭遇经营困
境：参与过《战狼》《长津湖》特效制作的
非凡影界去年亏损6000多万，《长空之
王》、剧版《三体》的幕后特效公司VHQ
北京分部体量大幅缩减……况且尚在坚
守的公司欠薪高达9成。更多的视效公
司早在前年、去年就陆续倒下。

今年影视行业有所回暖，但视效公
司的春天似乎还远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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